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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治：《白鹿原》获茅奖的前提是要接受修订
（小说《白鹿原》首版责任

编辑）
出版《白鹿原》需要勇气，

但不是冒险。从 1992 年年底
发表连载，到 1993 年 6 月出单
行本，到现在已经20年了。它
刚出来就受到各种压制，当时
广电总局负责人说“《白鹿原》
和《废都》一样，历史观点不
对，揭我们伤疤，尤其不能拍
成电影电视。”那时候甚至连

《白鹿原》的评论都不能发，而
现在大家可以对《白鹿原》畅
所欲言，电影也拍成了。

1997 年 5 月，我参加一个
优秀小说评奖，而《白鹿原》连
候选的资格都没有。但到了
1997 年底，《白鹿原》获得了茅
盾文学奖，但前提是陈忠实接
受修订《白鹿原》。

关于修订的过程，我和陈
忠实沟通过，修订的地方有两
条，一条是朱先生，第二条就
是性描写，一些和情节关系不

大的性描写予以删改。还有
白嘉轩和鹿三的关系，我曾经
问过陕西籍的评论家和文坛
上的朋友，他们都认为关中平
原上的确有这种地主和长工
的关系，是真实的。田小娥
给财主泡枣进补的情节，我
在电话里和忠实说过，我说
这种描写很干净，它掀开了
性文化的一角，至少以我的阅
历和知识面我不知道。所以
我建议这些他不要动，他也没
有动。

我觉得今天不会再出现
《白鹿原》这样的作品了。假
如现在有那样的作品，当然是
可以出的，但不会引起那么大
的轰动。如果《白鹿原》不是
折腾了20年的话，它可能也不
会有那么大的影响，20 年的折
腾本身是可以扩大影响的。
而且真有这样的作品，它出版
和改编的过程也不会像《白鹿
原》那么曲折。

夏广兴：主流还是真善美
（舞剧《白鹿原》导演）
拍《白鹿原》是我拍过的所

有舞剧耗时最长的一部，我
2004 年开始反复看书，2005 年
开始准备，2006年排练，2007年
推出来的，一共耗时两年多，真
正排练是半年。首演后，反响
很好，去陕西演出，当地群众的
反应也非常热烈。

关于白灵之死，陈忠实老
师曾经说过，“我写白灵必须是
这样写的，因为她符合历史的
真实。”我觉得尊重历史是最好

的回答。中国传统文化是含蓄
的，《白鹿原》中主流的东西还
是真善美的东西。

对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我
没有回避。小说中有一个情
节，田小娥被她的公公鹿三刺
死在炕上。当时我提议饰演
田小娥的演员别穿衣服，我是
说上身裸着，下面穿绒裤，可
是这个提议受到各界的压力，
所以我想让步吧。但是我在
舞剧的尾声处弥补了这个缺
憾。在尾声时，所有人都穿着

黑色和灰色的衣服，有一百多
人，我让他们静静地坐在舞台
上，有五分钟的音乐在走，最
后走出一个一身雪白的梳着
夸张鞭子的姑娘，就是已经死
去的田小娥，这时我没有用任
何舞剧的语言，就让田小娥一
直走。一个白色的灵魂，是白
鹿原的灵魂在飞舞。这是超
现实主义的手法。当时我很
感动，这表达了我心中的感
受，也体现了陈忠实老师笔下
很含蓄的一面。

梁鸿：这不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学者，《中国在梁庄》一书作者）

最初读《白鹿原》应该是
书刚出版那一年，1993 年。当
时先是被其中大胆的描写所
吸引，尤其性的部分，这个是
毫无疑问、不能否认的，但继
续读下去，又会发现，性在这
里，不是一个噱头，不是可有
可无，或者为写性而写性。在
这里，性是一个彰显，一个显
现，显现的是中国式生命力的
张扬，以及张扬的被毁灭。

这是关于白鹿原最初的
一个印象，以后随着我自己进
入文学研究领域，在当代文学
史的序列中，也不断阅读很多
书，但仍觉得白鹿原是当代文

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这种
重要性主要在于它写出了一
个民族的秘史。所谓秘史，是
说不被正史所关注，同时和正
史息息相关的民族生存的密
码。这本小说恰恰写了，这样
一些不为正史所书写的东西。

小说的语言也很特别，陈
忠实是一个非常“土”的作家，
书中也大量地使用了方言，但
是非常好，我觉得这是对土地
性、本土性的一种很好的呈
现。关于此书是否是对《百年
孤独》的模仿的争议，我觉得
尽管在形式上，可能有所借
鉴，但这是所有史诗作品的共
同性，它借“白鹿”的形象，写
出了中国的民间的历史。

陈晓明：以传统文化消解暴力

洁尘：教科书中不写的历史
（作家，影评人）

我是《白鹿原》刚出来的时
候读过，那时候还很年轻，初读
有被小说中的氛围和描述所震
撼到。现在想来，那种震撼更多
的是因为它对一些敏感问题的
呈现。当时，书中所涉及到的一
些历史事件，是在其他地方看不
到的，和教科书或者一般对于历
史的描述也都不一样，可以说它
让我对于历史的理解做了一些
调整，虽谈不上是颠覆，但它毕
竟局部地呈现了历史的真相。
其中关于中国人人性的呈现也
很独到，我觉得这是一部在中国
当代文学作品中，非常重量级的
作品。现在回想，依当时的阅历
和见识，是更多地被其中的历史

氛围所震撼，而没有从小说艺术
本身去分析它。之后，也曾有重
读的念头，毕竟重读会获得和初
读完全不同的新鲜经验，但是需
要重读的作品实在太多，而我自
己阅读的心态和趣味也在变化，
所以一直没能重读这部小说。
对于电影，我充满期待，当然，这
很大一部分来自对于导演王全
安的期待，他是非常优秀的电影
人。影像和文字是完全不同的
两种艺术形式，不知道他对于历
史细节和历史氛围会做怎样的
还原和呈现，是否和我们读到的
历史相吻合或者让人有会心之
感，这都让人好奇。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于
丽丽 实习生 黄盼盼

（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中
文系教授）

《白鹿原》出版时，中国的文
学形势很不好，中国知识界也面
临非常大的困惑、彷徨，并试图寻
找重新表达的机会，所以中国文
学界开始出现一种批判性情绪，
一部分人开始批判王朔为代表的
大众影视文化的兴起，另一方面
就是对纯文学重新抬头后，出现
的陕军东征的批判。这主要是指
对于贾平凹《废都》和 陈忠实的

《白鹿原》的批判，我曾经写过文
章，表达我的观点，就是我认为这
种现象是文学界经过那个时期的
彷徨后，试图重新抬头，重新出
场，所需要的一种表达。现在看
来，当时的批判是有所过激的。

《在《白鹿原》中，陈忠实提
出了自己的思考，书中，他试图
通过肯定传统文化来全盘替代
暴力革命、历史正义的想象，可
以说，他提出问题是可贵的，但
是解决方案值得商榷。

新版《白鹿原》插图。


